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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经》般若、唯识、真常三系统摄，实为一部小型的“佛教百科全书”。探讨

《楞伽经》的人间佛教义趣，事实上是分析整个大乘佛教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绝好的范
本。本文从佛凡不二的心体论、转识成智的禅悟论、宗说俱通的传释论、不舍众生的解
脱论四个层面窥视《楞伽经》人间佛教的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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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楞伽经》的人间佛教思想，事实上是观照、分疏整个大乘佛教人间佛教思想

的一个绝好的范本。《楞伽经》共三译：宋译（443 年间刘宋时代）求那跋陀罗译《楞

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魏译（513 年间）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十卷；唐译（700

年间）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本文主要依据宋译四卷《大乘阿跋多罗宝

经》，并参校魏、唐二本，从心体论、禅悟论、传释论与解脱论四个层面窥视《楞伽》

所透显的人间佛教义趣。 

 
一、佛凡一体的心体论 

 
从人间佛教的视点看《楞伽经》，首先，众生成就根据内在于世间众生心性之中。 

《楞伽经》认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如来藏”指如来在胎藏中。一切众生生

来具有清净的如来法身。“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卷二）。

“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阴界入垢衣所缠，贪欲恚痴不

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卷二）。是说如来法身遍在于一切众生之中，如

无上宝珠被污垢的弊衣所缠而不自知。 

藏识融合是《楞伽经》的一大特色。阿赖耶识和如来藏融合为如来藏识。“如来藏

是善、不善因”（卷四）。从体上言为净法如来藏；从相用上为染法阿赖耶识。 “如来

藏”受到“无始”以来的 “虚伪恶习”熏染，被“客尘”烦恼所障蔽，从而变成了

“识藏”，变成了能够直接派生出世上一切的总基因阿赖耶识。从此在“苦乐”之中生

灭不息。佛法修证，就必须将被熏习污染的如来藏再转变成清净的如来藏：“一切自性

习气，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槃”（卷二）。自证如来藏即获如来法身，一念心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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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如佛。 

可以说，识与智的区别，即凡圣之别。而以智观识，通达无所有，则名为慧。“采

集业为识，不采集为智。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逮得自在力，是则名为慧。缚境界

为心，觉想生为智。无所有及胜，慧则从是生。心意及与识，远离思惟想。得无思想

法，佛子非声闻。寂静胜进忍，如来清净智”（卷三）。但究竟言之，在不二的意义上，

凡圣、识智一如。也就是说，转识成智，即识即智。卷一在谈到如来藏智四相时，标举

“ 不二” 之义：“ 云何无二？谓一切法，如阴热、如长短、如黑白。大慧，一切法无
二，非于涅槃彼生死（唐译“ 非于涅槃外有生死” ），非于生死彼涅槃（唐译“ 非于生
死外有涅槃” ）” （卷一）。生死为凡夫事，涅槃为佛菩萨事，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
死。这可以看作是对凡圣不二的进一步阐释。 

《楞伽经》在究竟义上示明识智、凡圣不二，但在说法方便的现实性上，为了契

机，仍然根据修行根机的不同，明确区分了三乘五种性。卷一曰：“云何为五？谓声闻

乘无间种性，缘觉乘无间种性，如来乘无间种性，不定种性，各别种性。”其中，如来

乘无间种性又有四种，“谓自性法无间种性，离自相法无间种性，得自觉圣无间种性，

外剎殊胜无间种性。” 这种区分，与凡圣无二并不矛盾，目的是为了当机说法。在卷一

中，《楞伽经》进一步阐释了“七种性自性”，即众生的七种心识状态：“有七种性自

性。所谓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成性自

性。”卷二则针对不同的根机分别说三乘、一乘及圣智，对治众生的烦恼，以利次第转

进，了脱生死：“谓得一乘道觉我说一乘。”“不觉法无我，不离分段死故说三乘。” 

不仅如此，以凡圣平等的如来藏清净自性心为基础，《楞伽经》还提出依世间杀戮

凡行而以慢修慢，“行五无间业不入地狱”的惊世骇俗之论。卷三谈及五无间业时，说：

“所谓杀父母、及害罗汉、破坏众僧、恶心出佛身血。……贪爱名为母，无明则为父。

觉境识为佛，诸使为罗汉。阴集名为僧，无间次第断。谓是五无间，不入无择狱。”以

此与外五间业相比较。也就是说，杀父、杀母、杀害得道的罗汉、破坏和合修行的僧

众、恶心蓄意出佛身血。不入地狱：能断无明的为“杀父”；能断贪爱的是“害母”；

能断除导致沉迷妄想的心理状态的是“杀阿罗汉”；能了解身心五阴积聚的业力的是

“破和合僧”；能断除七种识和自共相的作用，并转入第八如来藏识，变为大圆镜智

的，是“出佛身血”。 

如果说，本于如来藏说的佛凡一体不二，作为修行成佛的根本依据，昭示着人间佛

教的义趣，那么，这种利用世间法反修的思路，同样彰显出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精神特

质。 

 

二、转识成智的禅悟论 
 

从人间佛教的视点看，《楞伽经》的禅悟也在转世识成正智，修持的工夫在世间。

转识成智是将有烦恼的八识转变为清净的四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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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智，从而实现超凡入圣的转变或飞跃。 

转识成智的禅悟的关键，在于必须清楚觉察自心现量，即反省内证当下自心的心识

状态。就愚夫的境界而言，是如群鹿逐炎般的执境泥相：“譬如群鹿，为渴所逼，见春

时焰而作水想，迷乱驰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无始虚伪妄想所熏习，三毒烧心，乐

色境界。见生住灭，取内外性。……如犍闼婆城，凡愚无智，而起城想”（卷二）。其

结果是作茧作缚、自缠缠他：“凡愚妄想，如蚕作茧，以妄想丝自缠缠他，有无有相续

相计著”（卷三）。堕入生死轮回的大海，犹如汲井之轮，愈挣扎愈缠缚：“妄想自

缠，如蚕作茧，堕生死海，诸趣旷野，如汲井轮”（卷四）执万法为实有，就如同以破

瓶盛物，以焦种生芽般不可思议。“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种，不作芽事”（卷

一）。只有彻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舍离能取、所取的对待分别，方可解脱自在。值

得注意的是，《楞伽经》指出，“如来藏”也并非有一个实体，不可执着。否则，执空

为有，同样沦入生死轮回之流，不得解脱。 

总体而言，《楞伽经》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囊括一切

佛法，其中尤以五法为其独创性的表述，卷四曰：“三种自性及八识、二种无我，悉入

五法。……此五法者，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觉圣智，诸地相续次第，一切佛法悉

入其中。……是名五法。三种自性、八识、二种无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所谓五

法，即是“相、名、妄想、如如、正智”。“相”指事物，“名”指概念，“妄想”指

思维，指思维本身，“正智”为洞察妄相的智慧，“如如” 为彻悟性的自证真如。

相、名、妄想为世间法、为染，正智、如如为出世间法、为净。五法实际上展现了由现

象世界的认识，到主体世界的修证，到究竟自证成佛的境界，即舍染归净、舍妄归真的

工夫论的津要。 

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三自性”与五法存在着对应关系：“妄想自性从相

生。”由相而立名，此均属妄想自性；而妄想分别乃因缘而起、缘尽还灭，故对应于缘

起自性；离名相、事相妄想，圣智所得及自觉圣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来藏心。 

“成自性”就是“如来藏心”，也就是“真如”。八识与五法也存在对应关系：前五识

相应于相、名，意识对应于妄想，转七识末那识为平等性智则为正智，转第八识阿赖耶

识为圆成实智即为如如。二无我亦作如是观。所谓“二无我”，指“人无我”和 “法

无我”。所谓“人无我”，指离了妄想自性所执着的我，和由我引起的所作所为所想等

等。善于观察这种状况，了解本无实我的存在，就是人无我智，它重在对主体世界的否

定。所谓“法无我”，则是指觉知五阴、十八界、十二入等等的妄想情状，洞察阴界入

等，远离我和我所。这就是法无我，它重在对客体世界的否定。五法、三自性、八识、

二无我是《楞伽》所示的由小乘入道而直趋大乘的法门：由转八识成四智，由离名相妄

想而趋正智、如如，由离妄想自性、缘起自性而达圆成自性，以至离五法三自性而达二

无我，成就圣智。《楞伽经》从世间能看出世间，从出世间又圆融世间，在世间与出世

间独辟新径，体现出大乘佛教人间佛教思想的特质。 

当然，这个净除自心现流的过程是渐进的。“渐净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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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也就是说，这一净除“自心现流” 即烦恼、染污的过程，

有如庵罗果的成熟，陶器的制作，万物的生成，技艺的习得， “渐”而非“顿”。只

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方可如明镜“顿现”、日月“顿照”，刹那解脱。这个过程，正如

卷二所说的四种禅，依次第层层上进，直入如来地。 “愚夫所行禅”，只观“人无

我”；“观察义禅”，由观“人无我”进而观“法无我”；“攀缘如禅”，观“二无

我”而不作“二无我妄想”；“如来禅”，最后悟入如来境界。 

转识成智的禅悟是由凡入圣的渐进顿悟的过程。其“净除现流”的下手功夫由凡夫

的心识状态开始，其修持展现为一个由量变的渐进性的过程，最后转八识成四智、证入

如来藏。 
 

三、宗说俱通的传释论 
 
从人间佛教的视点看，《楞伽》宗说俱通传释在世间法的语、势说不可说之出世间

法第一义。 
《楞伽》的重心在说如来藏、修如来藏、证如来藏。说是为了修，修是为了证，这

是《楞伽》的宗旨，也是几乎一切佛典的最后旨归。因此，宗通无疑在佛教经典中占第

一位的意义。但是，宗通的自内证，不以世间法的方式发用流行出来，最终不免流于神

秘一途。卷二曰：“世谛第一义，第三无因生”。意为佛所说的法，只有世谛与第一义

谛，若有第三谛，则是外道。但是，无论是世谛，还是第一义谛，都必须通过世间法的

语势方得以传释。因此，佛陀为救度众生，如良医诊病，对机说法。“彼彼诸病人，良

医随处方。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卷一）宗说兼通即是《楞伽经》为度化众生而

创设的一套言说理论。 
卷三有两处提到二法通： “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谓宗通及说通。大慧，

宗通者，谓缘自得胜进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趣无漏界自觉地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

想，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趣光明辉发，是名宗通相”（卷三）。宗通重在“缘自”自
悟自证，而“说通”则为研说“教法”：“谓说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

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度脱，是名说通相。”又，“三世如来有二种法通，谓说通及

自宗通。说通者，谓随众生心之所应。为说种种众具契经，是名说通。自宗通者，谓修

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谓不堕一异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识。自觉圣境离因成见

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说

通相。”二通不可偏废： “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说。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卷

三）。  
《楞伽》认识到言说与第一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卷二谓：“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

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展转因缘起。

若展转因缘者，彼不显示第一义。”言说也是一种生灭相，也是一种妄想，因此，言说

并不能当下开显第一义的宗趣。世间法不出四句，而四句同样不能表述第一义。“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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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谓离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是名四句”（卷二）。“四句者，是世

间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四句，故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句义亦如是”
（卷四）。因此，为了避免众生不于言句上生执著，《楞伽》以善譬巧喻的委婉的方式而

作“说通”。 
如卷二，借群鹿逐炎、犍闼婆城、神我外道、画像高下、翳目见发、火轮非轮、水

泡似珠等七喻，以说明外道及凡夫的心识妄计；借水中树影、明镜现像、风水出声、大

地阳焰、木人机关、食精气鬼等五喻阐释打破妄执。卷四以“譬如恒沙”即所谓恒沙七

喻，来说明如来藏心识的状态，即：心无恼乱、不舍自性、法身不坏、了不可得、不增

不减、随涅槃流。 
《楞伽经》不仅在长行中有如此多的妙喻，在偈颂之中，同样也有很多精彩的譬

喻，如卷一以画师、弟子喻心意识：“识者识所识，意者意谓然。五则以显现，无有定

次第。譬如工画师，及与画弟子。布彩图众形，我说亦如是。彩色本无文，非笔亦非

素。为悦众生故，绮错缋众像。”卷四：“心为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五识为伴侣，妄想

观伎众。” 
不仅如此，基于对世间语言亦为生灭相、非第一义的深刻洞察，《楞伽》在委婉的

说法之余，还提出了扬眉瞬目的传释方式以去众执。卷二曰：“ 大慧，非一切剎土有言
说。言说者，是作相耳。或有佛剎瞻视显法。或有作相，或有扬眉，或有动睛，或笑或
欠，或謦咳，或念剎土，或动摇。大慧，如瞻视及香积世界，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
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殊胜三昧。是故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见此世界蚊蚋
虫蚁是等众生，无有言说而各办事。”  为了破斥对言语妄想的执著，《楞伽》认为，并
非一切国土世界都有言说，比如，蚊蚋虫蚁的众生世界没有言说同样也能成就其事，因
此，扬眉动睛的瞻视也可显示法义。 

以世间形下之言诠说出世间之第一义谛，是《楞伽经》以至整个大乘佛教的通则。

《楞伽经》对语言体性的敏锐体证和语言局限的深度觉知，以及所生发出的一整套独创

性的言说方式，透显出大乘佛教应病与药、对机说法的卓绝智慧，同时也别开生面地塑

造了《楞伽》人间佛教的品格。 

 

四、不舍众生的解脱论 
 
从究竟的意义而言，《楞伽经》是为菩萨以上境界的修行者而说的。因此，其重点

是宗通，即自觉（证）圣智境界、自证如来藏。但为了度化众生，也广开说通的方便，

这均缘于佛菩萨不舍众生的悲愿。从这个意义而言，《楞伽》所倡导的解脱在世间的菩

萨道精神，实际上是大乘佛教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悲智双运精神的体现。 
《楞伽》的说法因缘，起于佛陀不舍众生的悲愿。据唐实叉难陀所译之《大乘入楞

伽经》之《罗婆那王劝请品第一》载：“尔时世尊于海龙王宫说法，过七日已，从大海

出。……尔时如来举目观见摩耶山楞伽大城，微笑而作是言：昔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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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说自所得圣智证法，……我今当为罗婆那王开示此法。尔时罗婆那夜叉王，以佛神

力闻佛言音，……发欢喜心，于其城中高声唱言：我当诣佛请入此城，令我及与诸天世

人于长夜中得大饶益。”“尔时世尊闻是语已，即告之曰：夜叉王，过去世中诸大导师，

咸哀愍汝受汝劝请，诣宝山中说自证法，未来诸佛亦复如是，此是修行甚深观行现法乐

者之所住处，我及诸菩萨哀愍汝故受汝所请。作是语已默然而住。”“楞伽”难入，佛陀

发愿而入；请法之主罗婆那王大夜叉以及其他参与请法的罗刹等，都是凶神，佛陀也使

其发欢喜心而甘愿受摄。佛之哀愍六道众生的悲愿，由此可见一般（上引参唐译《大乘

入楞伽经》卷一）。 
《楞伽经》的菩萨道精神鲜明地体现在卷一对两种一阐提的比照阐释之中。这两种

一阐提就是极善一阐提与极恶一阐提。“ 大慧，一阐提有二种：一者舍一切善根，及于
无始众生发愿。” 舍一切善根者为谤菩萨、作恶言的极恶一阐提：“ 云何舍一切善根？谓
谤菩萨藏及作恶言，此非随顺修多罗毘尼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 于无始
众生发愿者为发菩提心救度一切众生的极善一阐提：“ 二者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般
涅槃，一切众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阐提趣。”
怜愍众生的菩萨一阐提因为有救度众生的宏愿，因此也入一阐提趣而不入涅槃。但是，
即使是舍一切善根的极恶一阐提，也会得到如来神力的加持而使其本有的善根复萌长
养：“ 舍一切善根一阐提者，复以如来神力故，或时善根生。所以者何？谓如来不舍一
切众生故。”  

菩萨的救度众生当然也要对世间法有足够全面的了解，对佛法有足够娴熟的运用，

因此，菩萨也必须具备化他的智慧。通观《楞伽经》卷三，可以看出，几乎全部都是在

讨论自证后的化他智，即在自内证如来境界之后，化度众生的智慧。包括辩别字等、语

等、法等、身等四等密意，自得法（自内证）、法本住的二种密法，宗通及说通二法

通，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的善于语义，如此等等。这部分内容几占整个《楞伽经》

的四分之一。于此足见佛陀化导众生的悲愿之切、之深。 
不舍众生的解脱，既是菩萨自利的进一步圆满成就，又是利他的慈悲关怀，彰显出

人间佛教浓烈的精神气息。 
 

五、结语：《楞伽经》与人间佛教 
 
大慧的 108 问，代表了世间众生的 108 个烦恼。这些烦恼包罗万象，涉及到内身

心、外宇宙的种种问题。释迦牟尼的不答之答，则显示出佛教对人生烦恼的究竟化解。

可见，大乘佛教是关乎人生的：发自人生内在的烦恼，止于人生的究竟解脱。尔后大慧

随顺世间众生之疑惑与烦恼，渐次咨问，所问的问题均为众生心结。如卷四颇有挑战性

的问题：“云何如来得一切种智，而不离诸过？”为何“现魔魔业恶业果报？”为何旃

遮摩纳、孙陀利女恶言相害？为何有“空钵而出”的“恶业障现”？这些无疑都体现出

世间众生对佛教、佛陀的疑惑。而正是在对这些凡俗疑惑的化解中，佛法得以普被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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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据唐译《楞伽经》卷一载，世尊以慧眼“普观众会”，“欣然大笑”，大慧及众菩萨

不明所以：“何因缘故欣然大笑？佛告大慧：善哉大慧！善哉大慧！汝观世间，愍诸众

生，于三世中恶见所缠，欲令开悟而问于我，诸智慧人为利自他，能作是问”（参唐译

《大乘入楞伽经》卷一）佛陀的欣然大笑，是对大慧代众生咨问诸事的赞扬，更是《楞

伽》人间佛教精神的明白宣示。 
《楞伽经》对中国禅宗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纵向的历史维度而言，《楞枷

经》成为中国禅宗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渊源。早期禅宗的传授，就非常重视《楞伽

经》。禅宗东土初祖达摩大师以四卷《楞伽经》授与二祖慧可，此后数代禅宗祖师，一

直都将《楞伽经》作为“藉教悟宗”的重要典据递相传承；从横向的理论层面而言，

《楞伽经》佛凡一体的心体论、转识成智的禅悟论、宗说俱通的传释论、不舍众生的解

脱论，尤其是其中的自觉圣智境界（唐译“自证圣智境界”更为明晰）、宗通说通（唐

译“如实法”与“言说法”）等说，对中国禅宗影响甚巨。禅宗可以说是大乘佛教的精

髓，是大乘佛教进一步人间化、生活化的典范。因此，对《楞伽经》的解读，就是对禅

宗思想的解读，就是对人间佛教的解读；对《楞伽经》的修持，就是参禅悟道，就是对

人间佛教的实践。 
《楞伽经》对于现代人反观人生的意义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采集业为识，不采

集为智。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逮得自在力，是则名为慧。” “采集”即贪着，“识”
即无智慧的分别心；不采集即不贪着，是无分别的般若慧；了达一切无所有，则得生死

的大自在。这是佛徒修学成道的次第，也是人生通达的次第。世间凡夫往往有小聪明，

却缺乏大智慧。以智慧观业识，可以得大自在。《楞伽》卷四：“心为工伎儿，意如和伎

者。五识为伴侣，妄想观伎众。” 人生如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既是演员，同时也是

观众。妄心是八识的总名，八识是妄心的分层作用。妄心犹如伎师（导演），意识、五

识犹如戏子（演员），八识妄想变现身心种种现象（演员），又以妄想来欣赏自己的表演

（观众）。事实上，演员与观众、台前与幕后，都是剧中人，曲终人散，还归于空。 
《楞伽经》名相支离，文辞古奥，致使后世沦为名相之学，以至唐后几至失传。因

而《楞伽》似乎与人间佛教思想相去甚远。但是，通观《楞伽》经义，可以看出，《楞

伽》以圣凡平等一如的心性论为基础，其阐释的修持方便在世间，其宗通之后的说通亦

用世间法，其自证之后的圆满解脱亦在世间。一部《楞伽经》，实际上是大乘人间佛教

思想的集中展示。从宗旨上说，《楞伽》首先是印心之学，其次才是名相之学；但是从

次第上说，首先必须通过名相之学，然后可以通达印心之境。因此，两者相即不离。一

般而言，教界重印心，学界重名相。二界并进互补。 
                                                     （责任编辑  黄夏年）              


